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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摇 摇 言

序 摇 摇 言
———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审美融合

我国的新文学开始于“五四”时期的新文化运动，是在提倡

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要求下诞生的，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

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它一开始就同人民的命运联系

密切。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调整，也始终与新文学接

受主体（亦即服务对象）的调整联系在一起。无论是“五四”文

学以白话取代文言的胜利，还是“左联”时期对文艺大众化的倡

导，以及抗战初期通俗文艺形式的盛行，都体现着中国文学现代

化进程的一个内在的目标：把文学从少数文化人的圈子里解放

出来，成为全民族大多数普通民众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。这个

目标终于在 圆园 世纪 源园 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运动中得以实现。首

先，因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了以陕甘宁边区为

中心的广大抗日根据地，产生了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

与文化。抗日根据地中的农民、工人、士兵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

经济赖以建立的阶级力量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仅改变着中国

社会历史的进程，而且也改变着自身的精神风貌。政治翻身后

必然要求“文化翻身”。解放区文学接受主体的历史调整，实质

上是这场以工农兵大众为主体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必然结果。其

次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对新文艺的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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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为新文学接受主体的历史调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员怨源圆

年 缘 月 圆 日至 圆猿 日，为了有效地促进新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，

使它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解放事业，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

谈会。会上，毛泽东发表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后

简称《讲话》）。作为我国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份具有经典意义的

伟大文献，《讲话》对文艺与生活、文艺与政治、文艺与群众、文艺

遗产的继承等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

艺理论的宝库。从新文学的发展看，它的最突出的贡献在于：围

绕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一中心问题，阐述了党对新文

学运动的服务对象进行历史调整的迫切要求，以及为实现这一

历史调整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。《讲话》首先明确指出：我

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、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

的。这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，而

工农兵则是人民大众中的主体力量。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

方向的确立，既是新的历史调整，又与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以来新文

学的大众化、平民化倾向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。接着，《讲话》进

一步指出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很好地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具

备两个根本条件，即客观上必须有赖于“人民生活”这个取之不

竭、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，主观上则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，

完成思想感情的转变。由此，《讲话》号召一切革命的“有出息

的文学家艺术家，必须到群众中去，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

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”。不仅到这“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

泉中去，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一切人、一切阶级、一切群众、一

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”，而且也在这“火热的斗争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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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。毛泽东的

《讲话》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的意义上真正确立了新文学运

动的工农兵方向，从而把中国新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。

新文学接受主体与表现主体的历史调整，首先要求彻底地

打破创作主体（作家）与接受主体之间的障壁。当时根据地虽然

有少数从工农兵中直接成长起来的作家，但绝大多数是从各地

城市来到根据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他们对工农兵的生活

“不懂”“不熟”，“不善于描写他们”，也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、

愿望与审美趣味。文艺整风之后，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毛

泽东《讲话》发出的“必须到群众中去，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”的号

召，纷纷走出校园，走出机关，走到工农兵群众生活的广阔天地

中，开始了新文学史上继抗战初期“文章下乡、文章入伍”运动之

后，又一次文艺工作者“下乡”、“入伍”的高潮。这两次新文艺

与普通群众的大规模接触有着质的不同。抗战初期的文章“下

乡”、“入伍”运动的目的，是用文艺作为武器向广大群众宣传抗

日，新文艺工作者在与群众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；根据地的文艺

工作者“下乡”、“入伍”则是到广大觉醒起来的工农兵群众中去

体验他们火热的斗争生活，去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。尽管新文

艺工作者也给广大群众带去了一些现代新文明———民主、科学

观念和新的伦理道德意识与新的生活方式，但在这一次新文艺

工作者与普通群众的直接对话中，不仅群众拥有的传统美德成

为作家们讴歌的对象，群众习惯的审美趣味也起着主导性的作

用。关系中心的转移，其直接结果便是民间文艺传统的复兴运

动。在广大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支持下，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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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。流行于陕甘宁一带的秧歌、地方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，都被

农民群众用来表现翻身的喜悦和斗争的热情。在部队，像快板

诗、枪杆诗等短小精悍、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，也在动员、行军、

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。群众不仅是文艺的接受主

体，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创作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。同时，广大新

文艺工作者主动接近、了解大众的审美趣味，学习、模仿民间文

艺传统中蕴藏着的具有无限生气的形式，也为新文学的机体注

入了新鲜活泼的血液。这场史无前例的“对话”，最大限度地消

解了新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障壁，使新文学与民间

文学两股潮流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汇合点。

根据地文学的对象主体的调整，使工农兵的生活、性格真正

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描写对象，尤其是农民“新人”形象的塑造，

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革命从知识分子先行觉醒到农民觉醒这

二十年来走过的历史进程，是“五四”文学中“人的觉醒”这一主

题延伸的必然结果。这些农民新人形象是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

推动力量出现在作品之中，并且被作为热情歌颂的对象来描写

的，所以根据地文学对象主体的调整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毛泽东

提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要把“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舞

台”这一“历史的颠倒”再“颠倒过来”的伟大使命。伴随着对象

主体调整的是现代社会革命的最高形式———阶级解放主题的强

化。阶级解放斗争既是民主主义农村新人觉醒成长的土壤，也

是他们觉醒成长之后的历史结果。从自发的反抗到有组织、有

政治纲领的斗争，从抗争的失败到共产党和民主政权支持领导

下的斗争的胜利结果，这是解放区文学对 圆园 世纪 圆园 年代左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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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阶级斗争主题的深化和发展。“五四”文学的启蒙精神也在

某些方面有所继承与突破。它主要表现为在中国农村由半封建

社会形态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过程中，新民主主

义社会的新型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文明观念意识对农

民保守因循思想的冲击，创作主体对农民群体的道德伦理传统

也有了比较辩证的认识与把握。新型的艺术形式是根据地作家

们对新文学作出的突出贡献。作家们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定型的

白话文体基础上，充分吸取民间文学艺术传统，创造出了诸如评

书体小说、新章回体小说、民歌体叙事诗、新歌剧等新的文学样

式；在叙述方式、语言规范、结构安排、情节设计等方面，都符合

民族历史形成的审美心理习惯，既有为大众“喜闻乐见”的俗文

学趣味，也有为知识分子揣摩品评的雅文学品格，体现了新文学

与大众文学的审美融合。

根据地文学贡献出的新型人物、主题和形式，根据地文学运

动实践在解决新文学一些关键性问题方面所提供的成功经验，

以及在这个运动实践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经验的进一步理论

化、系统化和政策化，随着中国解放战争向全国范围的延伸，使

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方向、途径、目标都变得明朗化了，它强有

力地影响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界，并且最终统一了国统区进步文

艺界的各种派别，也争取了国统区的自由主义文艺势力共同走

向中国文学的新纪元。此后，由根据地文学实践所确立的工农

兵文艺方向，深入生活、深入工农兵的艺术创作途径，以及大众

化、民族化的历史目标，奠定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流程。

不过，解放区文学运动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突进式的发展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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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它在文学指导思想上，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，却相对

忽视了文学作为中介的自律性；在文艺创作上，外在视野得到很

大程度的拓宽，但由于忽视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内

在视野却有所缩小；强调了工农兵主体方向的调整，却出现了非

知识分子化的倾向；重视了民间文艺与大众趣味，却忽视了民族

文学传统中一些高雅优美的形式，致使新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审

美融合也有所倾斜。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中，注重向苏联社会

主义文学学习，却忽视向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，基本上处于一种

与西方现代文学相隔绝的境况。这种单项突进的态势，既是当

时中国两种前途、两种命运大决战的现实斗争的需要，也是新文

学本身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以积极态度实行自我调节的需求，无

论从客观和主观上说，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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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

赵树理（员怨园远 年 怨 月 圆源 日—员怨苑园 年 怨 月 圆猿 日），原名赵树

礼，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，现代著名小说家、人民艺术家。他的

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，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

矛盾斗争，塑造农村各式人物形象，他开创的文学“山药蛋派”，

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。

赵树理 员怨园远 年 怨 月 圆源 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

庭，在农民中长大，他不仅了解农民，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。

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，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，

接触到新文学和左翼文学，受到影响。

员怨猿苑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、中国作

家协会理事、中国曲艺协会主席，曾任《曲艺》《人民文学》编委，

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、二、

三届代表。

员怨猿园 年底，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，在抗战前的几年

间写出了《金字》《盘龙峪》等小说。员怨猿苑 年投身抗日工作，在山

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，编报纸副刊，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

活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，如《小二黑结婚》（员怨源猿）、《李有

才板话》（员怨源猿）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（员怨源远）、《福贵》等。全国解

放以后，继续深入农村生活，笔耕不辍，驰骋于中国文坛，写有短

篇小说《“锻炼锻炼”》《登记》、长篇评书《灵泉洞》（上集）及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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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家潘永福》、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（员怨缘缘）等。赵树理在中国现

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他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、热爱人民的

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，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，真实地再现了我

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，有一种新鲜活泼、为老百姓喜闻乐

见的大众化风格，形成一个俗称“山药蛋派”的文学流派。在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赵树理成为“周扬树立的黑标兵”，遭到长期

的批斗。员怨远苑 年 员 月 愿 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赵树理是反革命修

正主义文艺路线的“标兵”》的文章，赵树理被押着游街示众。

他曾被打断肋骨，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，跌断髋骨。员怨苑园 年 远 月

圆猿 日被“隔离审查”，怨 月 员苑 日继续接受批斗，怨 月 圆圆 日病危，

员怨苑园 年 怨 月 圆猿 日被迫害致死，终年 远源 岁。

赵树理的成就不是偶然的，这和他与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

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。赵树理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从

小饱尝生活的辛酸，种过田，放过牛，一直“呻吟”在高利贷的盘

剥下，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。员怨圆缘 年，他考入长治山西省立第

四师范简师班读书，开始接触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，萌发对文艺

创作的兴趣。由于参加学生运动，他又受到反动军阀的迫害，被

开除，被逮捕。为了糊口和逃难，他当过学徒，做过走方郎中，过

着流浪的生活，员怨猿源 年又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员。在这期间，他

怀着“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”的决心，开始了通俗文

艺创作的尝试，数年间写了不少各种形式的通俗作品，这给他后

来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员怨猿苑 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

此后一直战斗在农村的基层。赵树理的生活遭际，使他对中国

农村和农民有极为深刻的了解，他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、风俗习

圆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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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、文化爱好，他不但理解他们的痛苦，也理解他们的欢乐；不但

熟知他们的现在，也洞悉他们的过去。正如周扬所说的：“中国

作家真正熟悉农民、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的。”赵

树理的文学种子就是扎根在这样深厚的农村现实的土壤之中，

经过毛泽东文艺思想雨露的浇灌而绽放出鲜艳之花的。

赵树理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。他坚持从生活出

发，明确宣称自己是“未经历过的事是从不下笔的”（《不要急于

写》）。他始终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进城工作后，还是定期

“回家”，和农民同劳动共战斗。赵树理不但重视深入生活，而且

强调观察生活，熟悉了解人，他说，“我们应该把生活当做大海，

成天在生活海洋中泡，把海面、海底、岸边每个角落都摸得清清

楚楚”，而且还要“把每一个人从内心到外表、从外表到内心都非

常熟悉了解，甚至连他走路的脚步声都听得出来”（《和工人习

作者谈写作》）。他的创作题材都是从生活海洋中采集来的，全

是他“经历过的”、“非常熟悉”的人和事。赵树理这种现实主义

的创作态度，必然给他的作品带来浓郁的泥土芳香，使之具有强

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。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赵树理对现实的

反映，绝不从本本出发，而是坚定地依据自己对生活的体察和理

解来构思、创造自己的艺术品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很少有面对面搏

斗的紧张冲突，也没有血肉横飞、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。他多半

通过平凡的故事，去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，从有限世界去表现广

阔的现实内容，或是透过家庭之间父子、夫妻、妯娌、婆媳的纠

纷，或是透过先进思想与落后行为的冲突，揭露千百年封建习惯

势力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农村的影响和侵蚀，以及党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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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发动的革命运动对他们的战胜，从而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

复杂状况。他以自己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，成功地表现了从新

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伟大变革的现实，让人

们从中看到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、农业合作化等不

同历史时期，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的壮丽历程，以及

在这过程中他们主观世界的变化。赵树理笔下的正面人物，通

常并不十分高大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也没有什么

可歌可泣的举动，他们多半是忘我地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劳动，默

默无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。赵树理表示“喜欢

这样的英雄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并不显眼的埋头苦干的先进人物，

已成了他作品中主要的描写对象。他乐于挖掘蕴藏在人们心灵

深处的东西，让人们透过那貌不惊人的朴素的外表，窥见其崇高

的精神境界，受到教育和鼓舞。在谈到人物塑造时，赵树理说：

“平时咱们写英雄人物，有些免不了概念化、公式化，就是因为没

有跟群众生活在一起，对英雄品质、生活、形象不熟不懂，上级有

什么号召，就去找什么材料。这种赶任务办法，往往是写不出好

的作品的。”（《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》）这说得多好！人物绝

不是政策条文的图解，那只是一条扼杀艺术生命的死胡同，赵树

理绝不会“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”（恩格斯

《致斐迪南·拉萨尔》）。生活才是他创作的生命线！他要按照

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分析，从而集中、概括、塑造出平凡与伟大

相统一的、亲切而感人的艺术典型。

赵树理是个现实主义者，也是个革命功利主义者，他十分重

视作品的社会效果，他公开宣称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“劝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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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。他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歌颂先进集体，表彰模范人物，

颂扬革命的思想行为，赞美党，赞美社会主义制度，以壮丽的共

产主义理想去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焰，激励他们前进。他善于通

过看似浅显的故事表现深刻的思想，以细小的题材表达富有现

实意义的重大主题，具有寓意于不言之中的力量，启发读者去作

深邃的思索。但赵树理绝不是生活的粉饰者，他把自己的作品

称为“问题”小说，他告诉人们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我

写的小说，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，感到那个

问题不解决，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，应该把它提出来”（《当前创

作中的几个问题》）。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现实主义的美学

理想：一方面热情地肯定、颂扬光明壮阔的现实，另一方面也大

胆地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矛盾。他揭发革命政权不纯的现象，批

判干部队伍中不良的作风，讥讽群众中落后的意识，他继承并发

扬了中国劳动人民机智幽默的讽刺艺术传统，对落后事物极尽

揶揄之能事，令人在一笑之中否定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，目的

自然也还在于“劝人”。作为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者，赵树理一

贯以敏锐的政治眼光，探索着复杂的大千世界，他既不为暂时的

挫折而失去信心，更不为一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；他不做浮夸的

豪言壮语的俘虏，更不愿随波逐流充当错误思潮的应声虫。他

清醒地正视着现实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，敢于顶风抗雨，为

坚持原则捍卫真理，针锋相对地同错误倾向唱反调，勇敢地通过

自己的作品描写真正的时代英雄，颂扬匡正时弊的革命思想和

作风，突出地表现了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可贵的胆识和魄力。

在“五四”时期，提倡正视人生的“问题小说”曾风行一时，但这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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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某些问题，但当回答解

决问题的办法时，却往往变为“成问题”了，这当然是由于主客观

世界的限制。冰心说得好：“理由是，我们不是身当其境的人，就

不会去焦思苦想地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，而我自己还没有找到

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⋯⋯工农大众，而坚决和他们相结合之前，

这一线光明是指不出来的。”（冰心《从“五四”到“四五”》）显

然，赵树理的“问题小说”和他的先行者们不一样，他是幸福的，

他生活的时代给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他能够深入群众生活，学

习马列主义理论，有明确的创作目的。他揭露问题是为了正确

地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如他所说的，“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”

（《也算经验》）。所以，他的“问题小说”，也正是“五四”时期现

实主义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，这是赵树理

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。

赵树理说：“我每逢写作的时候，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

给农村的读者读的。”（《随〈下乡集〉寄给农村读者》）他所有艺

术上的考虑，都是从这一明确动机出发的，这就使他的作品焕发

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光彩，“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”

（周扬语）。为了写给农民看，他极力排除“学生腔”和“知识分

子口气”，力求口语化，主张语言要“顺当”“简短”，要“有什么说

什么，干干脆脆的”，“要照原话写，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、词、句

尽量删去，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”（《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》）。

他的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，是从农民群众的“话海”中汲取而

来，经过充分艺术加工了的，具有通俗晓畅、简洁生动、质朴明

快、幽默风趣的特点，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语言风格，所以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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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说他“脱尽了‘五四’以来欧化的新文学的臭味”，“创造

了新的通俗文体”。（郭沫若《关于〈李家庄的变迁〉》）在情节的

构思和安排方面，赵树理小说也富有民族色彩。为了照顾农村

读者，在故事结构上他尽量适应他们的习惯：“群众爱听故事，咱

就增强故事性；爱听连贯的，咱就不要讲求剪裁而把故事割断。”

（《也算经验》）他以精湛的叙事艺术，把人物和故事铺染得有情

有致、有声有色，交代得有头有尾、有根有源；章节之间，衔接紧

密，环环相扣，层层相应，来踪去迹，了了可寻，他堪称是当代才

华出众的故事能手。他叙事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境界，他不但最

懂得怎样来适应自己读者的艺术趣味以构思自己的作品，而且

也最懂得以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吸引感染他们。在塑造人物手法

上，赵树理主张白描，目的也还是“叫农民看懂”。一般说，他在

作品里并不着重人物外形的描写，而注意内在素质的剖析，他也

从不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言行以

揭示其内心的奥秘。他喜欢把描写融于叙述之中，把多种叙述

手法和多样的描写手段结合起来，从而铺陈出完整而生动的故

事，表达了发人深思的主题，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。像这样精确

地理解叙述和描写的辩证关系，并予以如此完善处理的艺术才

能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，赵树理首屈一指。

讲到赵树理的独特艺术风格形成时，自然要提到中国民间

文学对他的影响。毫无疑问，他是吸吮着祖国民间艺术的乳汁

成长的。从他作品的结构艺术、描写手法、语言技巧等，都可以

看到这种迹象。他竭力倡导向民间曲艺学习，其态度之强烈，简

直到了执著的地步。但赵树理绝不是中国说唱文学传统的盲目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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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袭者，他主张以“比较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，找出规律来，掌握

这个规律，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”（《从曲艺中吸取养料》）。

他摒弃了民间文学中单纯追求趣味、节外生枝以及程式化等缺

点，汲取了其中精华部分根据革命需要加以革新创造。与此同

时，他也十分注意向“五四”以来优秀文学以及世界进步文学的

长处学习，如他所说的：“我能够成为职业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

自这一面———中国民间文学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

充的。”（《〈三里湾〉写作前后》）在谈到自己接受的文学传统时，

赵树理说他自以为是“什么也继承了，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

承”，而只是根据农村读者情况，形成了“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

他有点感染，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”（《〈三

里湾〉写作前后》），什么都有点，又什么都不是，有所择取，也有

所剔除，这就是综合，也就是创造。是的，风格源于独创，但独创

还来自善于学习，凡杰出的作家无不是博采众长，刻意求新，而

后独上层楼，高树一帜的。赵树理也是如此，他是根据革命需

要，从为农村读者服务这一观念出发，大量地汲取并消化了民间

文学以及中外进步文艺的优秀传统，从而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独

特风格，为现代文学的花圃增添了新的品种。

赵树理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也是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辛

勤劳动的一生。他的道路看似平坦，其实坎坷，其间充满着风风

雨雨。他的作品常受到不太公正的“批评”，什么“中间人物

论”、“现实主义深化论”，甚至有人竟毫无道理地指责他“没有

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”。“文化大

革命”期间，情况更为不妙，“资产阶级反动作家”、“反革命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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